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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早上会用两段经文作为我们信息的引子。在这一系列讲

道中，我把它命名为 Route 66，意思是整本圣经，圣经六十六卷书都

是关于耶稣基督这位人物以及祂所成就的工作。 

我们先看约翰福音 5 章 39 节，然后再看希伯来书 2 章 14~15 节，

现在读神的话。 

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 5 章里说的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

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再读希伯来书 2 章 14~15 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

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

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以上是神话语的阅读，我们一起祷告。 

天上的父，我们祈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会读错方向，而是能看

见救赎的信息，也能看见祢的荣耀，看见那位没有任凭祂百姓在黑暗

中的神，而是把基督的光照进他们心里的荣耀。今天早上当我们查考

神的话语时，愿我们看见基督。我们奉祂圣洁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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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奇特而动荡的政治时期，理性的对话几

乎变得不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越来越缺乏共同的哲学基础。如果

我们对“终极目标”没有一致的理解，那么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在“如

何达到目标”上达成一致。 

评论员和政治人物常常使用一些模糊的词语来赢得掌声和选票，

比如自由、选择、教育、幸福。这些词几乎都能吸引人的情感，因为

它们触动人的肉体需要。 

但这些词真正意味着什么，往往没有被认真讨论，尤其是在公共

平台上。 

自由被当作美德来赞美，却很少讨论“自由之后做什么”。选择

被当作绝对的善，即使所做的选择本身可能极其可憎。教育常被描述

为通向美好结局的途径，却很少追问课程内容是什么，也忽略一个事

实：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残暴的独裁者，也曾接受过高度“精致”的教

育。 

而“幸福”这个概念可能是最模糊的，不仅难以定义，而且当有

人问“你幸福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措手不及。 

在 18 世纪早期，为了填补一个日益无神社会中的空洞，一位爱尔

兰的牧师在西方提出了一种政治性的、非理性的幸福至上解释。到了

今天，这种思想在一些新无神论者中又重新流行起来。 

你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行为如果能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幸



福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当这句话被用来评判现实的时候，它的问题立刻显现出来：如果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意味着少数人的巨大痛苦，那这个原则该

如何自洽？ 

当伦理问题被带入其中时，它就变得更加复杂。但大多数人仍然

会被这种模糊性所吸引，因为不清晰本身反而成了一种“优势”。我

们很擅长回避真正的问题。 

自由、选择、教育、幸福，这些词如果不被定义，就可以成为任

何人的口号，人们会围绕这些词汇聚，却很少追问：这些词的终极目

的是什么？ 

我该如何使用自由？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我为什么接受教育？

我的幸福从何而来？又应当从谁那里得来？ 

在这一切讨论中，有一个词几乎不会出现。无论说话的人是宗教

的还是非宗教的，是有神论者、无神论者，还是不可知论者，有一个

词通常都会被刻意避开，那就是神治。 

所谓神治，从词义上看，“theo”指神，“cracy”指统治，就是

神的治理。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概念有什么感受。在广播中听到这些话的人，

我相信现在可能已经有人在咬牙切齿，因为他们被“政教分离”这个

说法深深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词并不出现在美国宪法中。我不是宪法学者，



所以不深入法律讨论。但作为圣经的学习者，我确实相信教会与国家

应当分离。 

教会不应拥有刀剑的权力，国家也不应拥有圣礼的权力。国家不

应施行洗礼，教会也不应把人关进监狱。 

但“政教分离”并不等于“神与国家分离”。这一点，从美国早

期的建国文件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其中充满了对创造主的引用。 

我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是因为我们正在默想撒母耳记上。撒母耳

记上记录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以色列百姓从士师的治理，转向君王的

治理。 

士师时期可以说是一种直接的神权统治，士师是神的代言人，直

接把神的话传给百姓。 

后来百姓从士师制度转向君王制度，也就是从神治的直接形式，

转向君主制。 

我们可以先让这个概念在心中停留一下，然后简单回顾撒母耳记

上的内容。 

撒母耳记上一开始记载了撒母耳的奇妙出生。他是书中三位主要

人物之一：撒母耳、扫罗和大卫。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献上了一段非常美丽的祷告，非常值得我们仔

细研读，这与后来马利亚的尊主颂有相似之处。 

当时以色列的属灵状况非常糟糕。祭司以利的儿子败坏不堪，经



文甚至说，那时耶和华的话语稀少。这本身就是审判的一种表现：当

人不愿意听神的话，神就不再轻易赐下话语。 

撒母耳在成长过程中渐渐在神和人面前都蒙恩，这个描述后来也

被用在耶稣身上（路加福音 2 章 52 节）。 

当时以色列最强大的敌人是非利士人，他们拥有极其强大的军队，

甚至可以说几乎无法战胜。以色列的长老们在没有寻求神的情况下，

擅自决定把约柜抬到战场上，以为这样可以赢得胜利，这是一个错误

的决定。 

我是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也有长老。以色列的长老做了一个错

误的决定。他们开的是会议，而不是祷告会。这是一个提醒，即使是

属灵领袖也可能走偏。 

他们把约柜带到战场，却没有先求问神的旨意。结果不仅战败，

还失去了约柜。 

顺便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多年前决定，长老会议不仅是事

务会议，而是以祷告为中心的牧养会议。因为很容易把教会变成一个

企业，把长老会议变成管理会议，却忘记我们真正的责任是为神所托

付的人祷告。 

他们失去了约柜。情况越来越糟。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利本

人在听到消息后跌倒而死，经文说他年老且肥胖。他的一个儿媳在生

孩子时，为孩子起名以迦博，意思是荣耀离开了。 

我认为，把约柜当作工具带上战场的这种心态，在今天的教会中



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福音有时被以功利主义方式呈现，好像福音只

是一个幸运符，一个能解决你所有问题的工具。 

人们被告知“来我们教会，你的问题都会解决”。但神不会被这

样使用。神的事必须按照神的话语、为了神的荣耀来使用。 

一旦我们把焦点放在“对我有什么好处”，那么无论是对神还是

对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真正的荣耀与益处。一切都会被颠倒。每次我

听到福音被讲成“让你个人生活更成功的工具”，都会让我感到非常

不安。 

非利士人现在把约柜夺去了，但这对他们并不是祝福。他们以为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使用约柜，结果约柜反而成为灾病的来源，使他们

身上生出肿瘤之类的疾病。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我们怎么把这个

东西送走？ 

于是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仪式。他们的建议是做一些金老鼠和

金肿瘤，把它们放在一辆牛车上，然后让牛把车拉走，用这种方式把

约柜送回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处理掉，于是就这样做了。 

与此同时，以色列内部的状况也非常脆弱，其中包括年迈的撒母

耳。那时撒母耳已经很老了，以色列人心里知道，他们之所以还没有

完全失控，是因为撒母耳还在。他像一个支撑，把整个局面勉强维系

住。但他正在变老，而他的儿子也同样败坏。 

所以问题变成了：以利的儿子败坏，撒母耳的儿子也败坏。以色

列人意识到，我们现在真的处在危险之中，我们需要点什么。 



于是他们提出要求：我们要一个王。我们要一个王。 

关于他们是否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其实一直有争论。但更核心的

问题在于，他们想要的是“像列国一样的王”。经文特别强调了这一

点。 

当撒母耳听见这件事，他很不高兴。他向神祷告，神对他说：不

要担心，他们不是拒绝你，而是拒绝我。 

愿所有在各处服事的牧者都能听见这样的话。 

被人拒绝，如果只是因为自己，那是一回事；但如果是因为忠实

传讲真理而被拒绝，那就是另一回事。有时候很难分辨这两者之间的

界线。 

但目标应该是清楚的：我不希望人因为我这个人而被冒犯，但如

果因为真理而被冒犯，那就是另一件事了。 

神对撒母耳说，不要难过，被拒绝的是我。他们想要一个王来替

他们争战。 

这里出现了一种对人间权力过度的信任，仿佛一个人的统治者就

能解决一切问题。 

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不是君主制，而是宪政共和国，但我

们仍然必须警惕同样的心态：以为政府会替我们解决一切问题。那种

模糊、无形、抽象的“政府”，被当作公义的执行者。 

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落入以色列人的同样模式：我们要一个王替



我们打仗，为我们审判，为我们负责。 

有人说过，一个不爱邻舍的民族，也不可能建立出一个真正爱人

的政府。我们不能把责任全丢给政府。作为被神所爱、也被呼召去爱

人的个体，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中，神吩咐撒母耳提前警告百姓，他们所

要的王会是什么样子。 

当我读到这些话时，我不禁想到，这在我们的时代也非常相似。

这并不是单指某一届政府，而是过去一百多年中持续存在的一种现象：

所谓公共服务人员，往往不再是真正的“仆人”，而更像是掌权者、

名人。他们坐着豪华轿车，维持自己的地位，努力保住权力。 

神让撒母耳告诉百姓，这个你们想要的王会怎样行事：他会夺取

你们的儿子，让他们为他驾驶战车，甚至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开他的豪

车或直升机。 

他会把你们的女儿带去做香料师、厨师、烘焙师。他会拿走你们

的田地、葡萄园和橄榄园。他会拿走你们的仆人和牲畜。简单来说，

如果你把这样的权力交给一个人，他最终一定会“拿走你的东西”。 

但百姓仍然回答撒母耳说：不，我们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

也像列国一样，让我们的王为我们审判，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争战。

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自己承担责任。 

于是以色列进入了撒母耳记上中第二个重要人物：扫罗。他是所

有人中最高大、最英俊的一个。经文甚至特别强调他的外貌。如果不



是属灵上稳固的人，这样的描述甚至会让人产生嫉妒。 

这里进入了一种“人格政治”的模式。当一个社会不再相信理念，

只相信“有理念的人”时，政治就变成了围绕某个形象展开的崇拜。

原本关于使命和信念的讨论，被一个又一个人的形象所取代。海报、

照片、宣传画成为希望的象征，而不是信息本身。 

我们在中东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领袖的巨幅画像挂满城市，

人们把“脸”当作希望，而不是信息。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1960 年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那是第

一次电视辩论。如果你不知道背景，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

都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们不会被冒犯。但有趣的是，在电视上观看的

人几乎一致认为肯尼迪赢了，而只听广播的人则认为尼克松赢了。 

原因很简单：外表。 

这就是扫罗的情况。他高大、英俊，外表非常出众。他一开始表

现得很好，看起来前途光明。我们看到神与扫罗之间有一些非常明显

的属灵互动，经文甚至说神给了他另一颗心。扫罗似乎正在被预备，

成为神百姓的王。他甚至很快赢得了一场战役，看起来一切顺利。 

但随着时间推移，撒母耳开始不断给他劝告。神的话通过撒母耳

传出，提醒他要顺服神和王的权柄。如果王顺服神，百姓顺服正确的

权柄，那么一切都会好。 

但扫罗开始一点一点偏离。这些偏离一开始看起来并不严重：他

擅自献上燔祭，这是他不该做的。因为撒母耳迟迟未到，他就自己献



祭。看起来只是小事，但问题在于，他开始越过自己的界限。 

这里其实已经出现一种原则：不属于你的领域，不要擅自进入。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涉及到政教边界的问题。 

扫罗以为自己可以承担本不属于他的属灵职责，于是他被告知，

他的日子已经被数算，将有一个替代者兴起。 

我们第一次听到那句话：合神心意的人。 

从那一刻起，扫罗的道路就走向下坡。他做出草率的誓言，犯下

严重错误。在与敌人的战争中，神吩咐他要彻底执行审判，但他没有

遵行，反而保留了战利品。 

撒母耳与他对质，场面非常激烈。撒母耳说，你为什么没有听从

神的话？扫罗试图解释，说这是为了献给神，但撒母耳指出：这不是

神所吩咐的。扫罗的核心问题，其实可以用撒母耳的一句话来概括：

你在自己眼中变得太大了。 

当你曾经在自己眼中是“小的”，神就高举你；但当你在自己眼

中变得“伟大”，问题就开始了。 

接着，我们被介绍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个主要人物：大卫。大

卫与扫罗形成鲜明对比。他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表。当撒母耳奉命

去寻找新王时，神特别提醒他，不要看外貌或身材。 

于是撒母耳来到耶西家中，逐一看他的儿子。一个又一个看过去，

都不是。直到最后他说：还有没有别的儿子？耶西说：还有一个在田

里放羊的。撒母耳大概觉得不会是他。但神说，就是这个。 



但在耶西的家中，当撒母耳走到长子以利押面前时，父亲心里很

可能认为，这个孩子就是合适的人选。他最像扫罗——高大、强壮、

外表出众。 

但经上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

母耳记上 16 章 7 节）。这句话出现在拣选扫罗继任者的关键时刻。神

借此显明一个重要原则：人的判断基于外在，而神的判断进入内里。 

接着我们看到权杖的转移：耶和华的灵降在大卫身上，同时离开

了扫罗。 

甚至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扰乱的灵”临到

扫罗，使他受到搅扰。有些译本会说是“恶灵”，但无论如何，这里

强调的是一种属灵状态的转变。 

扫罗用一种非常有限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音乐。于是他们为

他找来一个弹琴的人。当那扰乱的灵临到扫罗时，大卫弹琴，扫罗就

得了舒缓。而这个弹琴的人，就是大卫。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进入了大卫与歌利亚的著名事件。 

在这里，公众舆论的转变并不是单纯反对扫罗，而是开始高举大

卫。毕竟，大卫所做的事确实令人震惊，也对整个以色列有益。 

但问题在于，扫罗并不喜悦荣耀落在别人身上。你开始看见他内

心真正的问题。战斗是他的，国家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你本以为

他会高兴，但他却不高兴。当人听见有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

杀死万万”的时候，他的心开始不安。 



骄傲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东西，一旦进入人的心里，就必须尽一

切可能去抵挡它，因为它是摧毁生命的力量。 

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大卫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成为挚友，这段关

系本身又是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与此同时，扫罗甚至安排大卫与自

己的女儿结婚，但背后的动机却是设下陷阱，企图借此杀死大卫。扫

罗的心已经变得黑暗。 

在追杀大卫的过程中，有两次大卫本可以杀死扫罗，但他都拒绝

了，因为他承认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的同伴说：“他一直在追

杀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但大卫回答：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

能伸手害他。在这里，大卫表现出对神所设立权柄的尊重，即使扫罗

正在不义地逼迫他。 

扫罗的罪恶最终进一步发展，甚至走向了黑暗的属灵行为。他去

求问交鬼的妇人，试图与已经死去的撒母耳对话。这位曾经被扫罗自

己赶出境内的交鬼者，如今却成了他寻求指引的对象。这里我不展开

讲占卜、交鬼、星象等属灵黑暗行为的细节，但简要来说，这些都是

神明确禁止的，因为神已经清楚启示祂自己。当人拒绝神的声音，就

会转向黑暗的替代品。 

结果正如经文所显示：扫罗得到的回答是，你的结局已经确定。

最终，撒母耳记以上半部分以扫罗悲惨的死亡结束，他的家也随之衰

落。 

于是我们看见三条主要的生命轨迹：撒母耳、扫罗，以及正在兴

起的大卫。 



当我们回到最初的主题时，我们可以说：士师时代那种纯粹、直

接的神治统治在今天已经不再以同样方式存在。 

当最后一位使徒去世之后，那种直接、无误、权威性的启示已经

结束。但我们仍然拥有完整的启示，就是旧约与新约圣经，足以使人

在信仰、生活与敬虔上得着一切需要的指引。 

然而问题在于：扫罗本应处在一种“君主之下的神治”中。申命

记 17 章 14~20 节清楚说明了王的责任：王虽然掌权，但必须顺服神。

也就是说，可以有君王，但君王不是最高权威；君王必须在神之下。 

理想的结构不是“一个相信神的国家领导人”，而是“神通过顺

服祂话语的君王来治理”。 

这同样适用于教会。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基督通过长老治理教会，

而长老必须顺服神的话。我们不希望的是：只是一些“信主的人”在

治理，而不是基督在治理。无论是哪一种政体，无论是君主制、寡头

制、民主制或其他形式，本质问题都不在制度本身，而在于是否承认

神为最高权威。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任何制度最终都会走向混乱。 

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承认绝对的立法者，就无法就“什么是对的”

达成一致。但奇妙的是，当有人说“某条法律是错误的”，他其实已

经在引用一个超越法律本身的标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

上承认一个更高的“对与错的标准”。而那个最终的标准，就是我们

所说的神。当人拒绝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作为标准时，最终结果就是混

乱与无法对话。 



因为如果我们不同意“目的”，就不可能一致“方法”。但对基

督徒来说，目的非常清楚：荣耀神，并永远以祂为乐。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这一切之中，耶稣在哪里？ 

最清晰、最美丽，也最广为人知的预表之一，就是大卫与歌利亚

的故事。 

歌利亚代表着神百姓的敌对力量。他身材高大，超过常人，用的

是夸张的尺度来描述他的强壮。他身披几乎无法穿透的盔甲，武器沉

重得惊人。他每天早晚出来挑战，以色列军队 40 天之久，不断辱骂神

的军队。他向以色列挑战说：你们派一个人下来，与我一战。这就像

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代表黑暗的一方；而他也期待一个代表光明

的一方来回应。如果他赢了，他就代表他的阵营赢；如果以色列赢了，

他们就代表全体赢。 

但问题是，以色列无人敢出战。士兵们都惧怕，没有人站出来。 

而在这一刻，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关于大卫的背景：他是耶西最小

的儿子，只是偶尔负责放羊。 

从人的履历来看，这并不是一个会被选中的人选。大卫在整个歌

利亚事件最初的出现，其实只是一个送饭的人。他奉父亲的差遣，把

饼和奶酪送到战场上给他的哥哥们。那些勇士此刻正因为惧怕而躲在

山谷一侧，完全不敢出战。你可以想象，他就像开着一辆“外卖车”，

来回送东西。当大卫来到哥哥们那里时，他正好听见非利士人的声音。

与此同时，以色列全军都在逃跑。你几乎可以想象，大卫转身看见这



一切时的愤怒。他看见每一个人脸上的恐惧，也听见那不断的辱骂与

挑衅。 

我很喜欢他的回应：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辱骂永生

神的军队？他的意思是：你到底是谁？怎么敢这样说话？而就在所有

人都在发抖的时候，大卫却站在那里提出问题。 

正如基督一样，大卫要承担这个使命的可能性，在以色列人当中

并不被欢迎。他的哥哥们对他说：你总是太自以为是。扫罗则基本是

无奈地说：随便吧，让他去试试。但即使如此，扫罗仍然试图让大卫

按照“人的方式”去打仗。 

你要去打吗？那就穿上这个铠甲吧——因为这就是我会用的方

式。于是他给大卫穿上自己的盔甲，但大卫根本无法适应。 

大卫是神所膏立的那一位，而“受膏者”这个词，在新约中正是

“基督”的意思。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预表：大卫作为基督的影

子，面对神百姓的仇敌。 

但这位“基督式的人物”，并不会按照人的方式争战。他没有使

用刀剑，而是使用一个看似完全无力的工具——机弦与石头。 

在这段对话中，我们看见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 

撒母耳记上 17 章 47 节说：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

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

里。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画面。大卫击中非利士人的额头，石子嵌入



其中，他就倒下。随后，大卫用自己的方式结束战斗：他拿起歌利亚

自己的刀，杀死他，并割下他的头。 

而“头”的击碎，在神的应许中具有深刻意义。早在创世记 3 章

15 节就已经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应

许的预表正在展开。这是圣经早已宣告的事实：神将借着祂的受膏者，

粉碎仇敌的头。 

值得注意的是，大卫使用的，正是歌利亚自己的武器来完成最终

的击杀。这里的象征意义非常深刻：死亡成为手段，而死亡本身被征

服。 

圣经说，死亡是我们最后的仇敌（哥林多前书 15 章）。使徒保罗

也说，最后被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敬畏的心来

看见这一点：神竟然用“死亡”本身作为击败死亡的方式。 

正如经上所说：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

来书 2 章 14 节）。死亡成为工具，而死亡本身被终结。一位神学家曾

说：这是“死亡的死亡”，是借着基督的死所成就的。 

大卫的胜利成为整个国家的胜利。我希望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这

一点：不是大卫赢了之后大家只是旁观，而是他得胜之后，以色列全

军被呼召一同前进，进入已经得胜的战场。 

这也正是教会的图像：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因着已经得胜的事实

向前推进。 

同样，基督的胜利，也成为所有信靠祂之人的胜利。 



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

有余。 

天父，我们感谢祢的话语。祢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人心的软弱、

试探、愚昧与失败。 

但更重要的是，祢赐下救赎的信息。我们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那

一位，祂借着自己的死，胜过了真正的仇敌——死亡本身。求祢使这

信息在我们心中不断结出果子，也传遍世界。 

奉祂的名祷告，阿们。 


